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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忽视妇女问题，《资本论》中至少有20多处描述到妇女、
家庭等问题。他以唯物史观与现代性批判叙事方式为基本遵循，讨论妇
女问题时以女工的生存境遇为叙事基点，将妇女劳动作为叙事核心，将
妇女解放作为叙事旨趣，对妇女问题有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他既在理论
层面阐明了将妇女的劳动前提建立在既有秩序之上的资本逻辑及其现
实展开，又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妇女身份矛盾与现
实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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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彩云

文学史和影视史中，相对于父子关系，母女关系
经常被隐匿和被忽视，因为它是一个双重弱劣的话
语，但是对女性学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母女
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其脱离了传统社会的男性的女性
观，包含着女性之间的血脉延续和女性对女性的女
性观，母女之间除了爱和依恋，还有更为复杂的矛
盾、冲突、错位等关系，并溢出家庭范围与社会文化
环境紧密交织，如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所说：

“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

影视剧中母女关系的现状

鉴于母女关系在女性思想史中的独特地位，近
年来，一些导演将母女关系作为叙事对象创作了优
秀的电影作品，例如《春潮》《兔子暴力》《过春天》《送
我上青云》《柔情史》《你好，李焕英》等。这些电影通
过对现实生活中母女关系的温情与矛盾进行思考，
凸显了男权社会背景下母女两代女性的身份困境与
伦理冲突。

相对而言，表现母女关系的电视剧就异常稀少，
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女性议题和盛行的大女主电视
剧并不匹配。2022年，只有12集的电视剧《摇滚狂
花》将母女关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打破了传统文化
中的母性神话，描述了落魄酗酒的母亲形象和冲动
叛逆的女儿形象，并将这对个性独立的母女之间剑
拔弩张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对于《摇滚狂花》
中母女生活经历的独特性和性格的另类小众，刚刚
上映的《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则将母女关系放置
于更为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几对母女关系的塑造也
更为具体生动。剧中一场惨烈的车祸把姐姐秀芳
和妹妹秀丽的家庭拽入不幸的泥潭，秀芳的独生女
安心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舞蹈的资本，又与曾经恩
爱的丈夫渐行渐远，秀丽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儿
子。自此，两个家庭的两对母女展开了相爱相杀、
相互扶持、相互救赎的人生旅程。电视剧的明线是
秀芳与安心、秀丽与若华的母女关系，暗线又包含了
银行经理楚志楠与瘫痪在床的母亲（下称楚母）之间
的母女关系。三组母女关系中，秀丽与控制欲强、歇
斯底里的病态母亲楚母，正是母女“共生幻想”的典
型案例。

母女关系的“共生幻想”

在母女关系的研究中，精神分析学派将其作为
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性版本，女性学诞生后，荷兰学者
伊基·弗洛伊德提出了母女关系的“共生幻想”，认为

“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性别差异，第一个刺激她们
变成独立个体的因素缺失，她就会在母女特有的相
互认同中徘徊。”女儿因为无法获得主体性而选择留
在母亲的世界，母亲同样需要孩子依赖自己获得主
体性，二者陷入“共生幻想”关系中，“共生幻想是一
个二分体事物，一对互相交织彼此沉溺的二人组，它
包含更多的情绪是内疚而不是爱，情感的征兆从来
没有足够或满意。它是一种压抑的交互，相比于母
子之间来说，它更频繁地发生在母女之间。”

在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中，秀丽和楚
母最初对女儿非常冷漠，将感情和金钱全部投注在
儿子身上。但是在失去儿子后，秀丽处处拿“我是为
你好”“如果你弟弟在”的亲情要挟，将控制的触角深
入若华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华的起居、求职、恋爱甚
至若华室友的生活都在秀丽严密的监视与干预下。
瘫痪在床的楚母被儿子赶出家门入住女儿家，开始
对女儿进行严苛的精神控制，一旦不如她意，动辄摔
打甚至殴打女儿。两个母亲的形象突破了文学史中
任劳任怨、自我牺牲的母性神话，也失去了传统文化
中被尊重和被颂扬的母亲身份，母女之间形成互相
影响又互为镜像的关系。像西蒙·波伏娃指出的那
样：“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
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

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骄傲地宣布她具有
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母亲将女儿当
作理想自我，用支配和控制女儿的方式来实现自己
被压抑和被消灭的理想生活，女儿则以母爱为束缚，
试图剥离母体实现自我成长，最终母女可能会形成
一个循环，完成自我身份的继承。究其根源，在父权
环境中，两个母亲始终无法建立自我主体性。在失
去了父亲和儿子后，她们用传统的伦理孝道作为武
器约束、控制和规训女儿，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体现
自我存在价值。如果女儿想摆脱母亲，她们的唯一
途径是自我伤害，同时也伤害母亲。在这种令人窒
息的母女关系中，两个女儿也用沉默和对抗的方式
伤害着彼此。若华用献出初夜、频繁相亲和毁坏名
声来对抗母亲，最后却用自己曾经鄙视的物质匹配
陷入了花心男的婚姻陷阱。楚志楠则面对母亲的求
助装作听不到，最后在母亲死后变得歇斯底里。母
女二人都在这种共生关系中相互依存，又以爱之名、
以伦理为准则伤害对方同时伤害自己，又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相对而言，秀芳和安心的母女关系则塑造得更
曲折动人。车祸之前，秀芳是一个无法控制饮食的
胖子，安心则是一个美丽敬业、备受欢迎的舞蹈老
师。安心在母女关系中处于主导角色，严词厉色地
训斥母亲的不自律，苦口婆心教育母亲管理身材，
宠溺纵容母亲的任性。秀芳则像一个经常做错事
的孩子一般胆小怯懦、察言观色。二人的母女关系
处于倒置状态。表面上，安心看似是一个美丽、优
雅、自信的女性，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完成自我主体
性的建构，她的美满婚姻是以她放弃自己的舞蹈
事业交换而来，公婆时刻在算计让她生孩子，丈夫
以她的美丽作为炫耀的资本。她之所以和丈夫结
婚是出于小时候对风雨飘摇的家庭经济的恐惧，试
图通过婚姻获得中产家庭的安全感。她引以为傲
的身体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是实现阶层跨越的资
本。这种美满的生活由于缺乏女性主体性，如建立
在沙地上的楼房，不堪一击。当一场车祸来临的时
候全部坍塌：舞蹈事业终止，婚姻感情破裂，自我
价值感丧失。这时候秀芳和安心之间的健康母女
关系才真正开始。秀芳五个月减掉了80斤，安心
走出病室、安装假肢、重拾舞蹈事业并找回自我、收
获爱情。这一过程是母女重新建立关系、互相救赎
的艰辛旅程。当安心找回自我，被选为杂志封面模
特时，她希望大家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选择用半
身照。这时的安心内心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够
独立面对苦难、明确自我的价值，做一个浑身散发光
芒的女人。

电视剧中鲜明的女儿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中的母女关系中，男性一
直是缺席的。秀芳和秀丽的家庭都是失父家庭，楚
母瘫痪后也是孤身一人。男性和父亲的缺席，不代
表男性话语权的缺席。秀丽时常摆放的丈夫和儿子
的照片，是秀丽异化和扭曲的家庭和社会根源，昭示
着秀丽一直信奉的女性身体物质性是社会文化环境
的产物。但是，从电视剧的母女叙事我们可以看到
鲜明的女儿视角，透过女儿的无辜单纯映照出母亲
的可恶卑劣，却始终无法对造就畸形母亲的社会文
化根源进行展示。毕竟“彻底去恨和否定一个母亲
与超越她去理解那些作用于她的力量相比要容易得
多”。同时电视剧结尾又对母女关系的缓解过程处
理得有点儿草率。楚母去世暂时性解决了母女对
抗，却给女儿留下了永久的心灵伤口，令楚志楠永远
丧失了与母亲和解的机会。秀丽看到儿子的视频突
然醒悟，通过大闹女儿的婚礼轻易获得了女儿的谅
解。若华离开家乡，秀丽和老王快速结婚。应该说
女性暂时性与男性建立关系并不能解决自我主体性
问题，若华最后突然地醒悟也缺乏真正的心理动
机。这也成为本剧一个小小的遗憾。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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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亦水

电影《飞驰人生2》以其独特的“速度奇观”美学与“赛车—喜剧”类型
叙事，标志着韩寒在电影创作领域的商业化转型胜利。本文作者认为，影
片通过男性英雄之旅的冒险叙事建立了男性同盟结构，在菲勒斯中心的
真空状态下循环永动重述完美父权神话，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现实性表
达障碍与个体价值叙述困难。但看似稳定的父权文化结构实际充满了悬
浮感与自我矛盾，与同档期的《热辣滚烫》女性视角相对比，后者提供了无
须依靠任何性别气质讲述个人神话的另一种可能。

来源：《电影艺术》
(白晨 整理）

《多重社会时空下的“有限自主性”——互联网平台
日常保洁家政劳动研究》

《来自新技术应用的挑战:人工智能与性别的
讨论与反思》

作者：蔡珂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与流行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
智能技术的关注与反思。本文作者认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特点包
括对话式沟通形式、个性化内容生成以及可训练的学习模型等方面，其存在的
性别问题主要体现在未能消除数字性别差距可能带来的新的数字鸿沟，传统
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在人工智能中仍然存在以及技术研发人员的性别比例差
异较大，等等。未来进一步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接触壁垒、为女性参与人工智
能行业提供职业保障与晋升机制、在社会层面提高性别平等意识将会成为改
善性别平等的有效途径。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作者：李洁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对家政服务这样一个既古老、又高度面向未来的劳动行业带来
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对互联网平台日常保洁家政这样一个具体服务品类的劳动过程
研究，本文发现家政劳动者身处“网络平台—城市通勤—工作场所—私人领域”等多维社会
时空。而上述社会时空之间的交叠、缝隙与弥合，在给劳动者提供有限自主性的同时，也让
她们仍然身陷多重的结构性的压力和限制。通过将劳动者视为“平台—劳动者—用户”三
方关系中的有限行动主体，本文作者发现，无论是传统情感联结还是网络数字平台，都具有
为劳动者提供支持性联结与保护的可能，但也存在深度控制与过度汲取的风险。而多样性
选择的存在，则为家政劳动者开展合纵联盟与边界划分的动态实践提供了重要空间。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1期

《<飞驰人生2>：男性英雄之旅的奇观审美
与另一种可能》

■ 钟路

马克思没有系统地论述妇女问题，为此
很多西方女性主义者控诉其为“性别盲”。实
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至少有20多处描
述到妇女、家庭等问题。他以唯物史观与现
代性批判叙事方式为基本遵循，讨论妇女问
题时以女工的生存境遇为叙事基点，将妇女
劳动作为叙事核心，将妇女解放作为叙事旨
趣，对妇女问题有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他既
在理论层面阐明了将妇女的劳动前提建立在
既有秩序之上的资本逻辑及其现实展开，又
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妇
女身份矛盾与现实两难。

叙事基点：女工的生存境遇

对女工生存现实的关切。《资本论》多处
详细叙述女工的整体生存实况。马克思引用
翔实、准确的数据描述了女工从事的具体行
业、劳动强度、身体健康等生存状况，将其遭
受的过度劳动、空气不足、营养不良、健康受
损等灾难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剥削。

对某些女工道德的担忧。《资本论》中察
觉到某些女工的道德贫困。针对某些女工道
德感的丧失，马克思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对
性别、荣辱、审美的消解；针对某些已婚女工
的家庭职责缺位，马克思将其归咎为资本主
义对家庭活动的剥夺与异化；针对某些失业
女工的道德迷失，马克思将其归咎为资本主
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后果。

叙事核心：妇女劳动的辩证呈现

马克思没有忽略或贬低家务劳动、再生
产等，他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
整体的系统，叙述了劳动主体、劳动内容、
劳动性质等及其关系，对妇女劳动有辩证
的思考。

从主体而言，马克思把工厂工业的妇女
劳动称为“补充劳动力”。“补充劳动力”这一
措辞暗含两重蕴意：一是，在大工业之前，社
会生产的劳动力以成年男性为主，妇女劳动
力不是主要力量。二是，过去阻碍妇女进入
工厂工业的主要因素是体力。根据“补充劳
动力”这一表述，马克思关于性别劳动分工
的立场再次显现。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的表述一样，性别劳动分工最开始是
自然产生的。所有制的产生使男女分工存
在价值分野。马克思将妇女雇佣劳动力称
为“补充劳动力”不是对妇女劳动的贬低，是
一种客观叙述男性工资劳动垄断地位的事
实判断。

从内容而言，妇女劳动包括家务劳动与
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机器使妇女进入工
厂工业，剥夺了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
时间。显然，马克思把家务劳动看作自由劳
动。家务劳动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自由劳
动，主要在于它与雇佣劳动的性质不同。家
务劳动没有体现雇佣劳动所谓的异化属性。
异化劳动一定存在压迫关系，存在压迫关系
的劳动不一定是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家
务劳动是存在压迫关系的自由劳动。他在
《资本论》中说道：“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家
务劳动遭受到无限度剥削的制度。”妇女成为
雇佣劳动者，意味着她们要承担家庭劳动与
雇佣劳动，也要承担父权与资本主义的双重
压迫。

从性质而言，妇女劳动有生产劳动与非
生产劳动之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
四章专门谈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他
将生产劳动界定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剩
余价值的劳动。很显然，妇女的雇佣劳动能
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属于生产劳动。家
务劳动的情况有些特殊，它是一种生产劳动
力价值的劳动。马克思认为，从绝对意义上
看，这种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不断补偿
原有的价值。但马克思强调自己不是从“绝
对意义”层面，而是从资本主义意义层面讨论
家务劳动。例如，在家庭内部为工人洗衣服、
烹饪等劳动不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因此它不
是生产劳动。马克思没有否定家务劳动的生
产性，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角度
而言，这些劳动没有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
在资本家看来不属于生产劳动。马克思多次

强调这个前提，在《资本论》中举了女裁缝、女
工人、女仆人、女厨师等例子。他认为这些人
与工厂工人一样，她们把自己的劳动附定在
某种物上，使这些物具有使用价值。这种劳
动由于没有产生剩余价值不属于生产劳动。
马克思没有贬低家务劳动，他认为家务劳动
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
非生产劳动，其区分点在于是否为资本主义
创造剩余价值。部分学者责难马克思把家务
劳动看作非生产劳动，原因是他们把资本主
义自身的缺陷，误解为马克思的缺陷。

叙事旨趣：妇女解放的空间设想

生产空间对家庭空间的侵蚀。资本通过
使用机器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空间，侵蚀了工
人的家庭空间。生产空间对家庭空间的侵蚀
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家庭成员被吸纳
到生产空间中，在时间意义上，家庭生活被生
产活动压缩。正如马克思所言，妇女与儿童
作为补充劳动力被资本主义青睐，原先在家
庭内部的儿童游戏、家务劳动时间等被剥
夺。在空间意义上，资本家打破家庭的界
限，使工人聚集在同一生产空间。二是生产
空间的产品逐渐代替家务劳动成果，主要体
现在原先可以通过家庭劳动所获得的食物、
服务被生产空间的商品所替代。三是生产空
间的工具理性对家庭空间价值的侵蚀。在生
产空间内，效率、竞争、利润、金钱、财富等是
资本主义的信条，撕毁了笼罩家庭空间的“温
情脉脉”。

妇女解放的空间设想。在资本主义时
代，妇女选择生产性的奴役劳动还是非生产
性的自由劳动？无论怎样，妇女彻底解放都
不能完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
空间的妇女局部解放暗含多层担忧。倘若妇
女进入生产空间，他似乎对于“妇女瓦解了男
工对资本专制的反抗”表示欣喜。同时马克
思担心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妇女会存在母职缺
失，使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异化，使家庭活动
直接受商品拜物教的控制，从而扩大了资本
主义的剥削范围。倘若妇女不进入生产空
间，马克思认为，家庭内部妇女依然受到父权
的剥削。

对于父权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之间的关
系，马克思明确说道：“不是亲权（父权）的滥
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
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
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
的滥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两种方式
造成父权滥用，一种是父亲通过兜售自己的
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从而享有对妻子儿女
的绝对权力，一种是父亲通过直接兜售妻子
儿女，绝对控制他们的劳动力。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对
家庭的影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既会造成父
权的滥用，也会造成旧家庭制度的解体。大
工业生产要求妇女、少年儿童在生产空间中
发挥作用，通过消灭旧的经济基础，造成旧家
庭制度解体。马克思考虑到妇女儿童在社会
组织起来的生产中需要承受双重的剥削与伤
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旧家庭制度的解体
是非常可厌和可怕的。但是，这种社会组织
起来的生产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
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没有具体描述
更高级形式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模样。
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这种新型的家庭关系
持积极态度，他把家庭形式看作一个历史发
展序列，认为资本主义对妇女造成的奴役具
有历史暂时性。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毁灭
的、奴役的祸根会转变为人道的发展的源
泉。那也意味着，妇女解放在资本主义空间
都不能实现，因为不论在生活空间还是生产
空间都是被束缚、被压迫的。在更高级的人
道的“自由人联合体”空间，妇女作为人的类
本质存在，彻底解放才有可能。

马克思没有忽视妇女问题，他始终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现实的人，始终出于
对人的命运的深厚关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
始终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考虑人的发展，这
些方法与视角可以为女性主义提供强大的
工具。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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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和影视史
中，相对于父子关系，
母女关系经常被隐匿
和被忽视，因为它是一
个双重弱劣的话语，但
是对女性学而言，则是
一个重要的课题。母
女关系的复杂性在于
其包含着女性之间的
血脉延续和女性对女
性的女性观，母女之间
除了爱和依恋，还有更
为复杂的矛盾、冲突、
错位等关系，并溢出家
庭范围与社会文化环
境紧密交织。本文作
者通过细密的思考，以
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
的人生》观照近年来电
视剧中的母女关系。

阅读提示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


